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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虚拟社区已作为有效的干预方式运用于患者健康结局改善及患者的行为改变中。本文针对虚拟社区的概念、特征以

及虚拟社区在慢性病患者健康结局和个体行为改变中的应用等内容进行阐述,旨在为今后医护人员在慢性病患者中开展相关研

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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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亦称在线社区

(Online
 

Community)、网络社区或网络社群。随着

Web2.0技术的发展,无数虚拟社区在互联网上涌现

出来,如 国 外 的 Facebook,MySpace,Twitter,Pa-
tientsLikeMe和Linkedin等[1];国内常见的虚拟社区

有天涯论坛、百度贴吧、微博、知乎、豆瓣网、QQ空间

和微信朋友圈等。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显示,
截止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70.4%。据《2016年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

为研究报告》[3]统计,社交网络使用率由高到低依次

是微信朋友圈(85.8%)、QQ空间(67.8%)、新浪微

博(37.1%)、百度贴吧(34.4%)、豆瓣网(8.1%)、知
乎(7.6%)和天涯社区(7.0%)。由此可见,虚拟社区

越来越受到用户的关注和使用。近年来,国外学者已

在糖尿病、肥胖、冠心病、高血压、焦虑或抑郁等慢性

病患者中开展了虚拟社区研究。多项研究证据表明,
虚拟社区能够有效改善患者健康结局及促进患者的

行为改变[1,4-5]。虚拟社区的优势主要在于克服地域、

时间和社会服务机构的限制实施干预;扩大患者群体

的覆盖面,为不能参加面授的患者提供了机会;便于

患者匿名参加;以及为慢性病患者提供更多传递医疗

信息的机会等[6-7]。然而,在国内,虚拟社区干预并没

有引起医护人员的足够重视,目前关于虚拟社区在慢

性病患者中应用的原始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针对虚

拟社区的概念、特征以及虚拟社区在慢性病患者健康

结局和个体行为改变中的应用等内容进行梳理,旨在

为今后医护人员在慢性病患者中开展相关研究提供

参考。

1 虚拟社区的定义和特征

目前,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背景(如社会学、心
理学、新闻学和经济学等)及研究视角展开了对虚拟

社区内涵的探索,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公认

的定义。Rheingold[8]于1993年首次提出了虚拟社

区的概念,认为虚拟社区是社会的集合体,它的发生

源于网络群体长期共同讨论而形成的人际互动,成员

间共享共同的语言、环境、价值与兴趣。在国内,柴晋

颖等[9]将虚拟社区定义为:一个基于信息技术支持的

网络空间,核心是参与者的交流和互动,并且在参与

者之间将形成一种社会关系。沈旭文[10]认为,虚拟

社区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持的网络社区,能够满足有着

共同兴趣、喜好和需求的成员,通过互动实现情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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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或知识共享,且在成员之间形成一种社会人际关

系。
通过对虚拟社区定义的回顾可以看出,在各定义

中体现出了虚拟社区的构成要素。Lee等[11]在以往

研究基础上,总结了虚拟社区的主要特征:①建立在

计算机为媒体的空间(即网络空间)中;②互动以信息

技术为基础;③通过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驱动虚拟社

区的发展,和成员间关系的发展。楼天阳[12]总结出

虚拟社区的特征如下:①互动的人们组成群组,且与

他人互动不需要地理聚集点;②成员间由重要的社会

纽带联结,对社区有强烈的情感依附;③以计算机技

术作为沟通的媒介;④成员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交换

过程,包括共同的生产和消费;⑤社会互动围绕共同

的兴趣,或共享的目标。借鉴上述国内外学者对虚拟

社区的定义和要素的分析,可以归纳出虚拟社区在关

键要素构成方面的共性:成员;网络空间和信息技术;
互动联结和规则。由此可见,虚拟社区的本质是人际

关系组成的网络,并以互动活动为基础,其互动活动

的核心是社区参与者发生的各种人际沟通活动。虚

拟社区互动活动是社区成员感知到社区经营者鼓励

成员间互动的努力,包括版主和成员、成员和成员之

间的各种交流活动[13]。

2 虚拟社区在慢性病患者中的应用

在虚拟社区研究中,患者借助网站、邮件、聊天

室、电子布告栏、论坛等互联网方式相互交流,以获

得支持[7,14]。一项系统综述探讨了不同形式虚拟社

区的互动效果,结果显示,患者在聊天室、论坛和博

客中更容易进行互动交流,这些渠道促进了参与者

之间的团结和更强大的社区形成。目前,研究较多

的虚拟社区主要包括社交网络(如Facebook,You-
Tube,Twitter,PatientsLikeMe和博客),在线支持小

组(Online
 

Support
 

Group,OSG)和健康相关虚拟社

区。

2.1 社交网络的应用 社交网络是基于 Web
 

2.0
的互联网的应用程序,允许用户自行生成内容。因

此,患者可以在社交网络上不断组织和形成自己的

群体和网络,分享信息和经验,交换情感支持,寻找

认同和理解,并帮助其他成员[15]。患者可以通过论

坛、聊天室和即时通讯,或在线咨询临床医生来分享

自身的经验[16-17]。Irwin等[18]探讨了社交网络对成

人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通过社交网络提

供的社会支持可以增加团体凝聚力,从而改善患者

体力活动水平。Jane等[19]以超重或肥胖者为研究

对象,探讨了社交网络Facebook对其减重的效果,
与对照组相比,Facebook组的体质量显著降低。该

研究者认为,社交网络中的同伴支持是帮助超重或

肥胖者减重的主要原因。Magnezi等[20]认为,使用

社交网络(如Facebook或Twitter),不仅可以帮助慢

性病患者管理个人健康,还可以增加治疗的依从性,
原因可能与参与感和社会支持有关。Joseph等[21]

发现,在Facebook平台中通过对参与者进行健康教

育与小组讨论以提高其体力活动水平。Moorhead
等[22]总结了社交网络在公众、患者和卫生专业人员

之间进行健康交流中7个方面的应用,包括提供了

健康相关信息,提供医疗相关问题的解答,促进患者

与患者、患者与卫生专业人员之间的交流,收集患者

的经验和意见,用于健康干预、健康促进和健康教

育,减轻病耻感和提供在线咨询。该研究者认为,社
交网络应用于个体健康干预中的益处主要体现在可

以增加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提供更多可用的、共享的

和针对性的信息,增加可访问性和拓宽访问范围,以
及提供同伴、社会、情感支持等方面。Hwang等[16]

认为,鼓励、动机和经验分享是社交网络的重要社会

支持 特 征。与 Moorhead等[22]的 研 究 相 似。Chen
等[1]认为,通过社交网络实施健康干预是其重要的

用途之一。主要表现为:利用社交网络可以提供健

康信息和健康相关资源、促进患者与专业机构或健

康专业人员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同伴支持、激励参

与者健康行为改变。
在国内,目前有研究探讨了基于即时通讯工具

(微信平台)对改善慢性病患者健康结局的效果,但
是,其中一部分研究仅仅关注了信息的单向传播过

程(如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健康教育),而非人员(医护

人员与患者,患者与患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这
些研究并非是虚拟社区相关研究[23]。此外,虽然有

研究中提到了要鼓励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但仅作

为辅助的措施之一,也未明确阐述互动交流的具体

内容、形式和频率等[24-25]。

2.2 在线支持小组或健康相关虚拟社区的应用 
在国外,在线支持小组在患者健康促进中的研究开

展较早。Till[26]总结了癌症患者在线支持小组的特

征,结果显示,大多数在线癌症支持小组采取了公告

板的形式,以参与者向其他小组成员发布信息的方

式进行互动交流。另有在线支持小组采用了聊天室

的形式,参与者和主持人在预定的时间在线讨论与

健康相关的话题。研究发现,两种类型的在线支持

小组均提示了同伴支持为患者提供了鼓励、赋权、信
息和凝聚力[27]。Eysenbach等[7]探讨了健康相关虚

拟社区中同伴互动的影响,该学者回顾了38项健康

相关虚拟社区的研究,结果发现,仅有6项研究探讨

的是单纯同伴互动虚拟社区,因此无法说明同伴互

动在虚拟社区中的作用。此外,该研究并未发现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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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社区对于患者的健康结局和依从性产生显著的影

响。与前者研究结果不同,Richardson等[28]以324
例慢性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对照组患者进行网络辅

助的步行项目,干预组患者进行网络辅助的步行项

目和虚拟社区干预。其中,虚拟社区干预主要是患

者针对研究者发布的问题进行发帖和回帖,干预时

间均为16周。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步行距离均有

所增加,但干预组患者对项目的依从性显著高于对

照组。此外,研究还发现,与基线社会支持水平较高

的患者相比,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患者发帖和浏览

帖子的数量更多。一项系统综述总结了互动健康交

流应用程序(Interactive
 

Health
 

Communication
 

Ap-
plications,IHCAs)对慢性病患者健康的影响,结果

显示,IHCAs改善了患者的知识水平、社会支持水

平、健康相关行为和临床结局,并提高了患者的自我

效能水平[29]。此外,Lindsay等[6]以冠心病患者为

研究对象,探讨了在虚拟社区中有无医务人员作为

版主对患者健康结局的影响。在虚拟社区中主要进

行了由医务人员主导的交流、讨论等一系列互动。
虚拟社区中的患者与医务人员(主持人进行)两种形

式的交流:讨论论坛和一对一的即时消息。在讨论

论坛中,主持人的主要任务是激发患者之间的讨论

并鼓励其他参与者加入。主持人还定时公开发布讨

论主题,在适当的时候提供信息。同时,主持人还履

行了监控职责,每天检查所有患者发布的新帖子,对
出现信息错误的帖子予以纠正。结果显示,与没有

主持人的对照组相比,干预组患者饮食行为改变优

于对照组。但是,两组患者在社会支持和其他行为改

变(运动和吸烟)方面没有差异。近期,Rains等[30]对

28项关于计算机媒介的支持小组(Computer-mediated
 

Support
 

Group,CMSG)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以探

究其对健康结局的影响,其中CMSG由医务人员主

导,内容主要包括健康教育和小组成员间的沟通,结
果显示,CMSG可以显著地增加患者的社会支持、降
低抑郁以及提高其生活质量和自我效能。在线支持

小组为患者提供的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可以改善患

者对社会支持程度的感知。信息支持是在线支持小

组最常见的形式。该研究者认为在线支持社区可以

作为面对面团体支持的一种替代形式[31]。
在国内,关于虚拟社区对改善慢性病患者健康

结局或个体行为改变中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抑

郁症或艾滋病虚拟社区的研究[32-35]。陈映雪[34]以

豆瓣“抑郁”小组成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社区成员

发帖及回帖进行内容分析、参与式观察和对社区成

员访谈等方法,探讨出抑郁症虚拟社区对患者健康

行为支持作用的类型和特点,结果显示,抑郁症虚拟

社区中最主要的健康支持类型是情感性支持,其次

是信息性支持。冉雨鑫[35]则探讨了虚拟社区参与

对艾滋病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虚拟社区

参与能直接影响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健康状态,也
能通过“网络社会支持”中介间接对感染者的心理健

康产生影响,其中情感支持和友伴支持对感染者心

理健康的积极影响效果显著。

2.3 虚拟社区影响个体行为改变的可能原因 
Maher等[36]与Laranjo等[5]的研究均提示,虚拟社

区所提供的社会支持是影响个体行为改变的重要预

测因素。另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赋权和交互式信

息-情感分享可能在虚拟社区影响个体行为改变过

程中发挥作用[37-39]。此外,Balatsoukas等[39]通过总

结用于设计虚拟社区干预措施的相关理论后发现,
虽然各研究运用的理论不同,但是所强调的虚拟社

区的相关概念往往是重叠的,如同伴压力、社会支持

和认同感。Lindsay等[6]分析了虚拟社区用于个体

行为改变的原因,该研究者认为网络提供了互动的

潜力,是影响学习和行为改变的媒介。在网络中,虚
拟学习环境可以为患者反思提供空间和动力,也可

以引导参与者获得关键资源[40]。此外,非正式的、
同伴促进的互动学习可能会有效地鼓励患者管理自

身的健康。由于社会互动可以在学习中发挥关键性

作用,因此更提倡协作学习。Murray等[29]通过总结

虚拟社区对慢性病患者健康的影响,初步分析出虚

拟社区对患者行为改变发挥作用的假设路径。虚拟

社区通过将信息与同伴支持或决策支持相结合作用

于患者,患者首先通过信息以获取知识,再对知识进

行内化理解和解释,进而引起健康行为动机、情绪和

自我效能的改变。而这些因素可能会相互影响,如
了解疾病的风险可能会增加或减少患者的焦虑情绪

水平,进而影响其健康行为的动机;自我效能与动机

的增强会引起患者健康行为的改变,进而改善临床

结局。此外,一项关于虚拟社区在个体行为改变中

作用的系统综述[41]总结了在个体行为改变中需用

到的虚拟社区的特征。该研究者共总结了虚拟社区

了7个特征:①身份表现。是指用于向同伴提供有

关个人及其活动的信息,可由参与者自行定义,通常

是用户配置文件或头像的形式呈现。②交流。参与

者能够彼此进行交流。可分为多对多(例如聊天

室),一对一(例如电子邮件),以及单向评价(例如点

赞)的形式。③同伴小组。可根据年龄、地理位置或

干预措施等特征对参与者进行分组,同时确保参与

者了解其群体中的其他人并可能进行某种形式的直

接或间接沟通,每组至少包含2名参与者。④资料

分享。参与者能够将其活动、需要达到的目标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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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经验的数据分享给其他参与者。⑤竞争。通过竞

争(例如社交问答)的方式激励参与者。⑥数据查

阅。定期发布主题,并及时查看参与者对该主题的

参与活动情况,或使参与者能够将自己的数据与其

同伴进行比较。⑦在线社交网络。使用基于互联网

的平台实现参与者之间的社交互动。其中,虚拟社

区中参与者之间的资料分享和同伴互动对社会支持

和动机的感知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该研究发现,
虚拟社区的“交流”特征对影响个人行为改变结果最

为有效,尤其是“异步交流”方式(如在线论坛)。参

与者通过交流可以获得同伴或专业人员的社会支

持,采用“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互动方式,进而对行

为产生影响。但该研究也提出,目前并不清楚是虚

拟社区中的哪种特征对行为改变产生了作用,与
Balatsoukas等[39]的研究结果一致。

3 小结

虚拟社区是改善慢性病患者健康结局和促进个

体行为改变的有效干预方式之一。在今后的相关研

究中,可以依托于现有的且较为成熟的虚拟社区(如
豆瓣网、天涯论坛和百度贴吧等)实施干预;若现有

的虚拟社区不满足研究所需条件,则可以在开发相

应的虚拟社区之后再实施干预。另外,社会支持可

能是虚拟社区促进个体行为改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提示可针对社会支持因素制订虚拟社区干预措施。
虽然越来越多的虚拟社区研究用于健康领域,如健

康信息传播、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但少有随机对照

试验研究,且存在样本量较小、干预时间较短(一般

为3个月以内)的问题。因此,今后仍需进一步开展

研究以探讨虚拟社区的干预效果。此外,目前的研

究尚无法说明虚拟社区的哪种特征对个体行为改变

产生了作用,尚不清楚虚拟社区对促进个体行为改

变的作用原因是什么。因此,未来应针对虚拟社区

的作用机制开展研究,为帮助、完善虚拟社区研究相

关理论,以及制订虚拟社区相关干预措施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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